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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去太原，行至离柳巷很近的老
鼠巷，便忍不住要踅进店去买碗那里的
元宵吃，平底大黑碗，十多个爽白的小
元 宵 ，也 没 什 么 好 滋 味 ，只 是 一 味 的
甜。但若在家里，要吃元宵非得等到元
宵节这一天，而老鼠巷的元宵却是一年
四季有得卖，再就是去成都吃赖汤圆，
个头比北边的元宵大出许多，真是肥软
可口。元宵难道可以说肥软吗？你用
筷子夹一个软软糯糯的赖汤圆来看看，
那感觉，是不是？

说到元宵节，其实亦没什么好说，
一是吃元宵，二是看花灯。小时候最喜
欢的灯是“走马灯”，喜欢它会不停地旋
转，及至家大人亲手给我做一个，又手
把手教我做，竹篾红纸，麻纸麻绳，慢慢
糊起，直做得桌上案上到处都是糨糊和
红颜色，家大人亦不会说什么。但自己

做的灯自己也不会特别地去珍惜，点一
截红蜡烛在里边提着跑来跑去，后来便
觉无趣了。再就是用一片硬纸壳，上边
用小刀镂出飞鸟来，然后用这纸壳做灯
罩，跳跃着的蜡烛被点着后，光线把灯
罩上的飞鸟映在墙上，因为光的跳跃，
映在墙上的小鸟便有飞动的感觉。而
这也只是玩几次，久玩亦无趣。

前不久看日本电影《利休》，忽然看
到了电影里的利休也做了这样一个灯
罩，用灯光让鸟在墙上飞动，便觉得这
部电影里的生活都只在身边。古时的
元 宵 节 看 灯 并 不 说 是 看 ，而 是 要 说

“闹”，闹花灯。其实也只是人看人，月
下灯下，光线朦胧，不美的人也像是美
了几分，灯光是朦胧的，而心情也会跟
着朦胧几分，只这朦胧二字，便让一世
界的风物光影却都像是比平时亮丽了

许多，这就是元宵节，古时今时的看灯，
其实也只是你看我我看你，心和眼并不
全在灯上。并不像民间小戏《闹元宵》
那样，一对青年男女只在那里说灯，这
个灯那个灯从头说到尾，是几近疯话。
鄙人总以为在这样的晚上，有情人两两
相会，是应该你看我我看你才对，是往
灯光稀疏处走才是，谁会真心去看灯。

古时的元宵节，重要的人物是灯官
儿，但查遍诸书，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这
灯官是临时性的职务，还是长期的，更
不知道他是几品。还有就是鄙人很想
知道他的官务是什么，是监督做灯，或
者还负责往下分发灯油？总之戏台上
的那个灯官儿是戴黑帽穿红袍、黑靴地
上来走几个圆场然后下去而已。说到
元宵节，实在是没什么好说，人的喜欢
有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而唯有说不清

道不明的喜欢才是真正的喜欢。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只一个约字，让人
只觉一世界都是喜滋滋，岁月流丽，月
上中天，是旧月光亦会有新意。

元宵帖
王祥夫

正 月 十 五 闹 元 宵 。 最 喜 欢 一 个
“闹”字，仿佛突然间春光烂漫、蜂飞蝶
舞 ，世 界 一 下 子 喧 腾 起 来 。 人 们 用

“闹”的方式，既为“年”做一个隆重的
收尾，又是对春的喜庆迎接，所以载歌
载舞，无比欢欣。

我的家乡，每年元宵节都会有踩
高跷、舞狮子、闹花灯、唱大戏等娱乐
活动。

我最喜欢的就是踩高跷，喜庆诙
谐，充满了乡土气息。平日里在田间
地头劳作的婶子大娘、叔叔大伯们，纷
纷 穿 上 戏 装 ，浓 妆 艳 抹 地 踩 起 了 高
跷。我们这些孩子站在街边，辨识着
那位扮成白蛇的婶子是谁，扮成唐僧
的大叔是谁，最有趣的是一位大爷男
扮 女 装 ，扮 成 丑 婆 ，惹 得 我 们 忍 俊 不
禁。

高跷队在锣鼓镲声中穿街而行，
队伍中的各种角色尽情展现着才艺，
有的边跳边唱，有的边跳边进行着滑
稽表演。还有高跷高手会表演鹞子翻
身、大劈叉等高难度动作，惊得我们目
瞪口呆。这些人平日里深藏不露，不
知什么时候修炼了如此了得的功夫。

最富有诗意的活动是闹花灯。元
宵佳节，烟花盛放，花灯缤纷，不论城
市乡村，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人们聚
到一起，观花灯，猜灯谜。“满城灯火耀

街红，弦管笙歌到处同。真是升平良
夜景，万家楼阁月明中。”闹花灯是全
民的狂欢，也是我们的民俗中最精彩
的部分。

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个民
族 的 集 体 抒 情 诗 。”元 宵 节 这 首 抒 情
诗 ，以 喜 庆 为 感 情 基 调 ，以 狂 欢 为 韵
脚，以闹花灯这个章节把全诗推向高
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
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
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
载歌载舞，万众围观。”“大街小巷，茶
坊 酒 肆 灯 烛 齐 燃 ，锣 鼓 声 声 ，鞭 炮 齐
鸣，百里灯火不绝。”闹花灯场面之壮
观，可见一斑。

从古至今，所有的节日里，恐怕只
有元宵节有如此盛况吧。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相簇相携。良辰美景，繁华
盛会，玉壶流光溢彩，鱼龙飞舞盘旋，
欢闹声声，光彩点点。熙来攘往的人
群笑语喧哗，千姿百态的花灯让人目
不暇接，鼓声箫声响作一片。普天同
庆 ，每 个 人 都 沉 浸 在 欢 乐 的 海 洋 里 。
人们把对生活的热爱和憧憬，用“闹”
的方式呈现，“闹”得红红火火，“闹”得
欢腾腾、喜洋洋。

红红火火闹元宵，欢欢喜喜迎春
来。欢笑声中，美丽的春天已在前方招
手。喧闹落幕，缤纷春色就登场了……

闹元宵
马亚伟

开了四十年小饭店的二兰，怎么也
没有想到，自己开的饭店，成了网红打
卡地。二兰，一位普通的女性，左云县
很多人不认识，但说起“二兰摩擦”，许
多左云人都不陌生。

二兰姓许，娘家是村里人，小时候
只上了三年学，便辍学参加队里的劳
动。十五六岁时，便成了村里的硬劳
力，锄田、割田、制土坯，样样不亚于一
个男劳力。后来嫁到县城，因丈夫体弱
多病，二兰挑起了家庭重担，在西街自
家对面路南开了一家小饭店，一开就是
四十年。二兰也由当初的小媳妇，熬成
了如今的老婆婆，她的小孙子也已是一
名初中生了。

“摩擦”是一个动词，“摩擦”再
加一个“子”就成了名词。“摩擦子”
就是把土豆用一种叫“摩擦”的工具
摩擦成稀糊，加莜面搅拌成软面团，
然后加工成的食品，简称“摩擦”。具
体 吃 法 分 三 种 ：“ 抿 拨 股 儿 ”“ 拨 股
子”和“筋筋头”。抿拨股儿是用一种
木板或铁板上面通着豌豆大小眼儿的

“抿拨股床”，将面抿入滚烫的锅里，
捞出来的蚕虫样的吃食。拨股子更便
利，把面团放在铁匙 （铲） 上，用筷
子头拨成小孩手指粗细的股子，下入
滚水锅中，三五分钟捞出即可食用。
筋筋头是把摩擦糊放笼里蒸着吃，也
可蒸熟冷却后，用素油或荤油炒着吃。

“二兰摩擦”开得红红火火，归根
结底一是二兰待人和气，服务周到；
二 是 调 味 地 道 ， 符 合 大 多 数 人 的 口
味；三是家常便饭价格实惠。

俗话说，村里的媳妇亲戚多，因
为二兰在县城开饭店，村里的左邻右
舍、童年伙伴难免有事，寄放物品，
借钱借物，总会到饭店找二兰，二兰
也 是 来 者 不 拒 ， 想 方 设 法 ， 给 予 帮
助。前不久，村里两位同龄人身患重
病 ， 二 兰 在 群 里 转 发 捐 助 消 息 的 同
时，带头捐助了上百元，乡情浓浓，
爱心满满。娘家村里举办文化节，二
兰也是不忘乡情，乐于赞助，三百二
百，表示诚意。

二十多年前，二兰饭店旁，有一
位进城摆摊卖菜的农家妇女刘山人。
当二兰得知她喜欢读书爱好写作时，
主动拉着她到县文联编辑老师家中，
认识了文联的几位老师，帮助山人走
上创作之路，并一发不可收，连续出
版了长篇小说 《柳暗花明》《五味粥》

《最后的农民》 等六部作品集，成为山
西知名的农民女作家。山人在一篇创作
体会文章中提到，没有二兰的帮助，就
没有她今天的创作成就，对二兰的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二兰摩擦”调料齐全，除了葱、蒜、
姜、芫荽、醋、酱、斋斋苗、香油之外，最
拿手的是麻搁盐和羊油两样。麻搁盐
是抿拨股儿的主要调味品，将胡麻籽炒
熟粉碎后，拌上食盐制作而成，闻起来

芳香扑鼻。羊油用羊尾巴熬炼而成，出
锅凝固后，再切成碎末状，如雪花一样
洁白，真可谓秀色可餐。

二兰饭店，除了主食抿拨股儿外，
常备有羊头肉、羊蹄子，还有左云人戏
称的四道硬菜——“扑得猛”“耐抓握”

“阔得蓝”“搳得满”。“扑得猛”为传统的
用萝卜和圆白菜腌制的烂腌菜；“耐抓
握”是油炸花生米，适宜就酒；“阔得蓝”
是土豆丝拌粉，妇女儿童尤其喜爱；“搳
得满”是大烩菜，由五花肉、山药蛋、豆
腐、粉条制作而成，喻满盘满碗，经济实
惠。这些吃食，没有一样是价格贵的，
少则几元，多则十几元，有的甚至免费，
受顾客青睐，合情合理。

年轻时，二兰因饭店太忙，无暇顾
及自己的孩子，没让孩子多上学，她很
后悔。孙子上了学，她格外重视孙子的
学习，鼓励孙子好好学习，想方设法创
造条件，为孙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只
要是有关学习的内容，花多少钱她都舍
得花。她还时不时向有文化的顾客请
教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办法，买什么
样的课外读物。

二兰饭店不大，仅能容下十几个人
吃饭，去得迟了就没了位置。有人建议
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多容一些顾客，二
兰总是笑而不答。二兰心里明白，自己

和儿媳两人，一次只能服务十几位顾
客。房子大了，租房费用就会增加，人
多了还得雇人不合算，倒不如小饭店轻
松自如。

“走，到‘二兰摩擦’吃抿拨股儿去，
我请客！”街头打完扑克、下完象棋的退
休人员打招呼；“走，今天晚上咱们吃稀
罕，到‘二兰摩擦’，喝个痛快！”建筑工
地的工人打招呼；“今天中午回城，咱们
到‘二兰摩擦’拉呱！”周末几个文艺爱
好者下乡采风，约定中午去吃抿拨股
儿。

二兰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丈夫疾病
缠身，少不了就医吃药，生活难免捉襟
见肘，但二兰不畏困难，摩擦饭店一直
坚持到今天，成了左云闻名的小饭店。
二兰饭店周围，也不时有人开几家饭
店，因为没有特色，加上经常换人，顾客
寥寥，难以久长。相比之下，二兰饭店
从来不缺顾客。四十年来，左云西街叫
同一个名儿的商铺、学校、饭店，除了西
街小学，大概只有“二兰摩擦”了。有不
少外地来的客人，想吃左云的特色饭，
就会被推荐到“二兰摩擦”。

前不久􀏐二兰惊奇地从朋友圈和
微信群发现􀏐她的“二兰摩擦”􀏐被
一些外地客人接连拍成了视频􀏐成了
网红􀏐有的视频浏览量数以万计􀏐来
饭店吃饭的客人也明显地多了起来􀏗
在 外 地 游 客 的 眼 中 􀏐 到 “ 二 兰 摩
擦”􀏐吃一碗热热络络的抿拨股儿􀏐
无疑是他们吃到的最独特最具左云地
方风味的美味佳肴􀏗

二兰很平凡，“二兰摩擦”不一般！

缕缕东风，频吹到，明楼魏阁。新
正里，灯辉溢彩，月移星落。花影重重
飞舞蝶，祥云朵朵冲天鹤。起歌声，如
织是游人，齐欢乐。

春归日，诗可作；欢怡处，杯须酌。
数千年故事，京华城钥。旷古豪情钟鼓
震，大同世界光芒烁。持巨笔，尽兴写
繁华，今非昨。

天欲坠时天柱成，纷纷甘雨鬼神惊。
谁遣黑帝持戈戍，奇峰罗列势峥嵘。
尽说飞石赴曲阳，森森洞窟诉沧桑。
上古多少风流事，何必后人说雌黄。
松边野叟说强秦，六合扫尽殿宇新。
皇家甲仗从此过，绝世功名绝世尘。
步云路上果老踪，举首瞭望雾正浓。
千寻绝壁拿云手，大字书成色犹红。
会仙府里笑声喧，小洞天聚大神仙。
轻叩柴门不敢入，终究还是恋人间。
岭上长城伴月低，风云聚散久迷离。
山间野鹤从容过，问我今夜何处栖。
三尊共聚翠屏山，出世入世皆为关。
几杵晨钟随星落，金龙峡里气犹寒。
望里孙膑对庞涓，杀声已响数千年。

猿猱攀援不可上，野果只在眼中旋。
老君殿侧一石高，云端虎踞雾妖娆。
斑斑足印谁走过，三昧真火又重烧。
千佛岭上松未老，夜半常逢山月小。
野草野花入云锦，不及妙音千般好。
莲花山下涌温泉，水滑季节续新篇。
车马迤逦红尘客，总将旧事演不全。
岁月净石亦净沙，大佛卧处可为家。
山中野客何处去，春日荷锄去种瓜。
溪畔偏居律吕祠，新荷出水月圆时。
霓裳本属云外客，偏让凡尘怜仙姿。
大寺小寺何处寻，古城古巷弹素琴。
躬身一拜方得悟，市井烟火落满襟。
有凤来仪有龙飞，十万人家入翠微。
欲赴蓬莱终是梦，紫岳乡音唤君归。

我曾从云端俯瞰过大地
我曾在峰峦之上把江河尽收眼底
我曾置身峡谷让凉风驱散过暑热
我曾在茫茫草原望绿色绵延到天际
旅游，带给我所有的感受
如浩渺、如高远
如新奇、如壮丽
都不及此行啊
不及此行的见闻对我心房的撞击

不来这里，我不会认识
严冬里给我温暖的煤炭
不来这里，我不会知道
阴阳有着这么短的距离
不来这里，我不会悟出
自己的伤痛算不上委屈
不来这里，我不会觉得
一缕阳光
竟是那么珍稀

凝望“矿工万岁”的巨幅标语
我深深地鞠下一躬
抬头时早已眼含热泪
一张张照片，一座座雕塑
我仿佛看见了
我的长辈和兄弟姐妹
回程的车上一路无语
像注入铅的心里
只将“幸福”二字久久品味

柳梢间的圆月
是藏在农事里的梦
照亮一条村庄
关于季节的隐喻

精美的花灯流光溢彩
点亮浓浓的祝福
每一个灯谜
如盛装出场的花旦
让行人流连忘返
龙灯舞起来
欢乐，就从街头游向巷尾

再平淡的日子
被母亲揉捏成一个个汤圆
儿女就能品尝到
人间的甜美
以亲情为底色
一张张笑脸，如繁花簇拥
开出锦绣华夏的和谐与幸福

在元宵，民俗的情怀
灿烂着源远流长的文化
在新春，祝福的心声
拔节出一派美好的憧憬

满江红·大同古城观灯
李登峰

恒山歌
孙怀中

二兰
侯建忠

元宵
陈海金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游感
杨永红

元宵节
郭继生

张灯结彩上元节，锣鼓喧天闹元宵。
满城春夜游人醉，一轮明月上树梢。

癸卯元宵节寄远
溪山清远

万树琼花不夜天，巧雕山雪赛和田。
群芳艳羡流苏美，娇贵脂凝月中仙。

冬的素描 汤青摄

玉兔迎春（中国画） 程贤钧作


